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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办：六安市文化和旅游局

紧傍霍邱县城西侧的城西湖,虽形成年代比较久远，面积
也相当的大，是杭州西湖的好几十倍，但在新中国诞生之前，
一直名不见经传。
历史上，城西湖也多次经历过民垦和官垦，均因种种原因

半途而废，宣告失败，没有给世人留下多少印象。60年代，南
京军区和地方政府。。先后抽调两个师的兵力，地方组织10万民
工，携手并肩苦战7个春秋，围垦造田17 . 8万亩，其中军圩
12 . 5万亩，民圩5 . 3万亩，在一望无垠的荒水滩上建成一座现
代化的大型农场，创造了人间奇迹。从此，城西湖声名鹊起，
在南京军区乃至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
军垦期间，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上将
许世友，多次莅临考察调研，留下佳
话，也为城西湖增添了荣光。
早在1953年秋，著名作家孔厥、袁

静来西湖区体验生活达半年之久，创作
了电影文学剧本《淮上人家》。1954年
春，上海电影制片厂组织在《淮上人
家》影片中担任重要角色的演员铁牛、
白穆、高博、丁然、冯 及音乐家黄淮
等来西湖区体验生活4个多月，与当地
居民打成一片，学到了真经。艺术家们
的到来，终于把城西湖搬上了银幕，使
之在中华大地上展露头角，引起各方人
士的关注。
1986年，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

委，考虑综合因素，顺从民意，遵重自然，
趋利避害，毅然决定退垦还湖，受到霍邱
人民的热烈欢迎。城西湖退垦还湖后，畅
通了出水渠道，减少了涝灾，解决了水源
污染问题，方便了城乡居民饮用水，恢复
了自然生态。春夏时节，湖面烟波浩渺，
鸥鹭野凫翔集，大块水面被菱角、芡实和
芙蕖等覆盖得严严实实，绿意盎然，吸引
南来北往的游客前来观光、采摘、垂钓，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诗文
和精美的画图。
2019年春夏之交，霍邱县委政府为了整修环湖大道，抽干

了湖水，组织机械，加班加点，昼夜施工，时至深秋，修通了
环湖大道，拆除了违章建筑，对大部分路段进行了硬化绿化，
部分路段修了护坡和步道，铺上了花砖，面貌焕然一新。待环
湖大道全部硬化后，将重新开闸放水，恢复城西湖碧波荡漾的
风貌，在继续发挥养殖、灌溉等功能的同时，也为城乡居民提
供一处钟意的休闲场所，与杭州西湖、扬州瘦西湖、颍州西湖
等媲美，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驻足流连，观光拍照，吟诗作
赋，留下美好的记忆。
随着霍邱县城功能的日益完善，周边景区升级打造，假以

时日，霍邱城西湖这位“藏在深宫人未识”的俊俏姑娘，一定
会揭去朦胧的面纱，给世人一个惊艳，一朝成名天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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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克明

由于工作不够细致，在上一期《皖西日报·

文旅周刊》刊发的《长征先锋·百将之师》一文

中，红二十五军长征前后的人数有误，正确的

数字应该是：出发时是2980多人，结束时是

3400多人。在此，谨向广大读者致歉。

人间正道是沧桑。
——— 题记

一
裹挟着滚滚浊水污泥，我在滔滔淮流中不停地翻腾。
溃堤了，洪水如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又如一条条巨蟒

张牙舞爪，向着堤坡，向着农田，向着树木，向着村庄，向着
羸弱如骷髅一般的土地。尚未成熟的庄稼被吞噬了，田垄上
突兀的柳树被吞噬了，台子上一攒攒低矮的茅屋被吞噬
了……转瞬之间，淮堤以南的洼地成了水乡泽国，一切都淹
没在浊浪之中。

没有惊恐，没有逃逸，没有哀嚎，似乎早有预知，似乎无
法逃避，似乎把所有的早已交给了天命。

一棵老槐树倔强地立着，它该是这一片洼地里的树王
了，也许是村庄里最年长老者的爷爷栽下的，也许是他爷爷
的爷爷栽下的，显然已成为一个地标。它的枝干已被洪水淹
没，顶冠也几乎被淹没，仅剩下梢端的枝叶在竭尽全力抗
争，只是这种抗争是怎样的徒劳。

一头牛在浪尖上挣扎，挂着蒿草、树枝等杂物的两只角
在艰难地晃动着，嶙峋的脊背在水面上耸起又沉下。看来，
它是想拼命地往岸上游，可是岸在哪里呢，一望无际的只有
浑黄的水流，它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它只能无望地在水中
挣扎，挣扎，一直挣扎到无力动弹，任由一道道浪头袭打着
它，最终堕入了汪洋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扇门板在水面上旋转漂移着，上面坐着一个面部没
有任何表情的老人，他的双手紧搂着一个瞪着好奇眼睛的
婴儿。洪水中的门板会把他们带到哪里去？有没有一个救
苦救难的菩萨会把他们救起？真的不得而知。只见那扇门
板越漂越远，远到 只 有一个 小 黑 点 ，远到 模 糊在视线
中……

那是1938年6月，日寇铁蹄犯我中原，国民党当局为阻
止敌人西进，在郑州附近的花园口炸开黄河南堤，致使黄河
侵淮，沿淮一带泛滥成灾。

也就是在那一年，我被溃堤的洪水卷入临淮的洼地。

二
又见洪水，是1950年夏季。
一场特大暴雨使淮水暴涨，王家坝告急，润河集告急，

正阳关告急，临淮再一次变成水乡泽国，村庄被淹，交通断
绝，蛇鼠乱窜。

和十几年前不同的是，在翻滚的洪流中，一只只民船迎
着风浪穿梭于村庄之间，当地的干部带领党员们逐村挨户
排查，组织群众撤离到安全地带。随即，那些从洪水中逃生
的人们，领到了政府送来的雪白馒头和米面，病人还得到了
远道而来的医疗队的及时救治。洪水刚退，干部们就又夜以
继日地奔走在满目疮痍的泥土上，帮助灾民重建家园，修
房，补苗，播种。

一份灾情电报呈到北京，放到了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办
公桌上。一代伟人落泪了，他挥笔在一页信笺上写下“一定
要把淮河修好”八个遒劲的大字。开国总理周恩来抱病主持
国务会议，他深情地说：“老区人民在战争期间，响应党的号
召，上去那么多人，流了那么多血，出了那么多烈士，我们应
该支持他们！”

于是，一支浩浩荡荡的治淮大军开赴沿淮一带。汽车、
轮船、牛车、马车、独轮车，甚至肩挑背驮，人们像当年支援
解放军渡江战役一样，纷纷把治淮工程所需的物资运送到
淮河岸边，从东北，从华东，从华南。

一面面红旗迎风招展，一声声劳动号子响彻淮滨。防洪
体系、除涝体系、灌溉体系、蓄水体系、机电排灌体系，筑堤、
修坝、砌涵闸、建泵站，所有的民工与工程技术人员只有一
个心愿，保淮水畅通，保沿淮安澜。

阻拦淮河上游山区雨水的水库兴建起来了，王家坝水
利控制工程完工了，堪称淮河“三峡工程”的临淮岗大坝修
起来了……一直狂野的淮河，变得驯服了，如同淮堤上一只
只低头吃草的温驯的小羊羔。

也就是在这热火朝天的治淮战役中，我被悄悄移入了
淮滨大型湖泊——— 城西湖，开始了安然怡乐的生活。

三
睡梦中也没有想到，我的水宫城西湖成了一个历史的

印记。
1966年，偌大的城西湖又一次热火朝天起来，两个师的

军人，十万名的民工，在湖畔举行了一场会战，筑围湖隔堤，
筑军民隔堤，筑桥梁、路道……一千多个日日夜夜，诞生了
一个军事化的农场。

静卧在涟漪粼粼的排水沟里，我惊叹于人力所创造的
奇迹。

春天里，一垄连着一垄的麦苗，释放着鲜艳的绿，无边
无垠，直逼你的眼睛，微风拂过，舞动着一轮一轮的绿波；夏
天里，弥望的是灿然的麦穗，黄中透着亮色，暖风一吹，如跳
跃的金子一般；麦收之后，大豆苗很快就茂盛地生长起来，
又是一片绿色的海洋，在滚滚暑浪中，散发着阵阵凉爽。传
说巧手的织女能织成祥云般的巨毯，人说善丹青的妙手能
绘成迷人的巨画，而眼前的这一切，都是真真切切的，鲜鲜
活活的，能让你看得见、摸得着的，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大
彩屏。

最壮观的是收割时节。桥上桥下，堤上堤下，湖内湖外，
到处都是身着绿军装的年轻人，到处都是来来往往的绿军
车。麦子和大豆收割后，现场用机械脱粒，然后由战士们装
车，运到湖上县城部队粮库里去。年轻人有的就是活力，军

人有的就是精气神，此起彼伏的歌声，此伏彼起的号角声，
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若不是置身其中，你一定会疑心
这里在拍一部大片。

让人眼睛一亮的是，在无数黧黑脸膛的军人中间还
活动着一群皮肤白皙的青年男女。据说，他们来自北京，
是首都清华、北大两所高校的在校大学生，不远千里到这
儿学军、学农，进行社会实践。火热的生活感染着这些男
女孩子们，生活的火热也很快在他们白皙的皮肤上镀上
一层黝黑，让他们变成了另外一种美，一道别样的风景
线……

军垦20年，成果喜人。据统计，共收获粮食3亿多公斤
呢，这在那“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该是多么惊人的数
据啊！不仅如此，部队对当地的工业、商贸、路桥、医疗、教育
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融
洽了军民关系，演绎了多少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这些故事
历久弥新，至今还散发着甜甜的味儿呢。

当然，城西湖周边百姓也为军垦做出了巨大的奉献和
牺牲，但正因为有这种奉献和牺牲，城西湖的故事才更撼动
人心，才积淀成一种值得传承的文化。

我，一只老蚌，虽只是一个尚有自保之虞的旁观者，但
每每忆起，总会心潮澎湃。

四
城西湖是围垦还是还湖，一直颇有争论，这个争论在改

革开放之后终于有了定论，而且是一锤定音。
1986年4月，新华社一位记者的采访稿受到中央高层重

视，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特为民请命”，又一位伟人、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亲笔批示———“围垦部队应
尽快撤出”。

作为蚌类家族的一员，我是欢欣鼓舞的。熟悉我们蚌类
的都知道，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水，新鲜水流经过鳃的时候，
就同血管中的含碳酸气的血液进行气体交换，把氧气输送
到血液中，污水就随着水流从排水孔流出。还湖对我来说，
当然是天大的好事。

其实，还湖对周边的老百姓也是福音。围垦增加了堤外
村民防涝排灌负担，尤其是削弱了湖泊水体对四周环境的
调节作用，破坏了区域生态平衡，还切断了县城人民饮用水
的主要水源。要求还湖，也是湖畔老百姓的心声。

毕竟，当年围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还湖已是民意所
向，新时代所趋。

波光潋滟的城西湖真的是一个人间天堂。春夏季节，
伫立垂柳间，湖面时隐时现，明灭不定，或摆动一下素手，
或闪过一只媚眼，好似一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女子，半
藏在一帘幽梦中，又好似一个调皮的孩童在和你捉迷藏，
忽而东，忽而西，隐隐能听到他咯咯的笑声，但却不知道他
到底藏在何处。秋冬时节，站在湖边，她便大大方方地接近
你，展示自己的素净或华美。时而一身淡妆，素面朝天，粼
粼的微波缓缓荡漾，轻轻地，柔柔地，如同一个闺中女子悠
闲地梳理着飘洒的绿云，又如一位娴静的少妇慈爱地抚摸
着襁褓中的婴儿；时而艳妆浓抹，华彩焕然，夕阳与晚霞在
浪尖上跳动，打鱼船与采菱船在波浪间起伏，整个的湖面
是个动感十足的大舞场，像广场舞，更像华尔兹。这时的城
西湖也最有层次感，近处很浓，温婉如碧玉，蕴涵极深；远
处淡而明，闪闪烁烁，如新开的铜镜；更远处则迷迷茫茫，
如梦如幻，与天边融为一体，像极了大画家笔下隐隐约约
的写意画。

宽阔的城西湖向当地人民一样，以宽阔的胸襟接纳生
物万类。芦苇、荻柴、蒲草在这里摇曳，菱角、芡实、莲藕在这
里生长，野鸭、雁鹅、鸳鸯在这里嬉戏，迁徙的大雁在这里歇
脚，各类鱼虾在这里漫游……由于湖区水草、水藻丰茂，适
宜鱼、虾类生长，城西湖也就成了有名的天然渔场，青鱼、草
鱼、鳙鱼、鲢鱼、鲇鱼、鳜鱼、黑鱼、鳗鱼、鳝鱼、面鱼、银鱼、沣
虾、螃蟹，应有尽有。如今，银鱼、沣虾，还有芡实等，都作为
土特产，不只是远销全国，而且飘洋过海呢。

身在城西湖，我惬意，我骄傲，我自豪。

五
历史进入了新时期，中国从积弱积贫到站起来，富起

来，强起来，美丽中国已从蓝图逐步变为现实。
城西湖以她天然去雕饰的自然景观和独特历史印记的

人文底蕴，吸引着县城的居民和曾与她因缘际会的人们。在
享受自然的今天，工作了一天的市民，步出钢筋丛林，徜徉
在这景色宜人的湖畔，放松自己的身心；在风行寻根的今
天，当年千里迢迢支援治淮的老者带着儿孙们来了，当年在
城西湖围垦的战友们组成回访团来了，当年在城西湖进行
社会实践的清华、北大学子也从海内外来了。

城西湖正梳理新妆迎接远近的客人。
湖畔沿岗河景观带已经兴建，垂柳依依，彩灯闪烁，画

廊焕然；环湖景观带和水上景观设施正在兴建之中，时日
不久一个开放式亲水公园将让人们大饱眼福。岸边柳丝披
拂，水边荷花嫣然，湾汊芦荻萧萧，湖中碧波荡漾，水面画
舫闲游，游鱼嬉戏其间。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若移舟淮畔城
西湖的话，一定会重吟“与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
宜”。

到那时，应建一个高规格的“城西湖纪念馆”，将记录展
示新中国治淮的历史，记录展示城西湖的变迁史，记录展示
沿淮人民几十年来的奋斗史。纪念馆的主题——— 人间正道
是沧桑。

我自己呢，也有一个梦想，那就是用余生孕育一颗璀璨
的大珍珠，然后用我这只老蚌与珍珠一起做成一个标本，放
在展馆的始端，再写上一行文字———

一只蚌的记忆。
注：本版资料图片由赵兢提供；风光图由张玉良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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